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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亲密战友余道生

赖英口述 罗威整理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坚持在广西北海市斜阳岛上(原属广东省)开展

武装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共产党员、前卫指挥员余道生，是我的丈夫、我的

亲密战友。他比我大三岁，如果他活着，今年是他的八十寿辰。

每当我忆念亲人的时候，他那高大的身影，突起的双颧，温善的性格，英

勇的气概，又显现在我的眼前。我想，他能活到今天，看到党中央的英明，看

到祖国的昌盛繁荣，尤其是他——我的亲人，今年春获得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

我又受到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革命烈属”的鲜红匾的崇高荣誉，他是多么的

快慰啊!

追忆过去的战斗史，我更思念我的亲人。今年是他八十寿辰，我无以祝贺，

仅用眼泪磨墨，传下这篇回忆录，以缅怀我的亲人和死难的烈士们。

余道生，一九○二年(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出生于广东遂溪县余屋村

的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务农，弟弟教书。 余道生生于革命烽火的时代，太

平天国、义和团的革命故事沁润他的童年，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民国

在他的心灵上播下了种子，他渴望中国的新生。可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义

义”却象昙花一现，当蒋介石暗揽大权之后，孙中山先生的“联共、联饿、扶

助工农”的革命政策被破坏。余道生怵于国家的命运，深知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于是，他毅然于一九二五年前往广州，参加农民讲习所学习。在学习

期间，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束，党组织派他回遂溪开展农民运动，

他和同学薛经辉一道，从广州毕业回来，家门都不进，父母也不知，便径直投

身革命运动了。

余道生返遂溪搞农运不久，反动派便四出追捕，敌人以为余道生以余屋村



为立脚点，便包围了他家，捉住他父母亲，要交出余道生和枪枝。余道生从广

州返遂溪，没有回过家，他父母亲还以为他在广州读书，照实情说了，敌人不

相信，将他父母亲捆绑吊打，严刑逼供，尿屎随身流，他父母亲仍说不知道，

敌人只好放下他父母亲，但却纵火烧了余道生的家，并派人哩伏途中，将余道

生的弟弟杀去，敌人妄图用威吓的手段动摇余道生的革命信念。可是，余道生

不但不动摇，反而更坚定地搞革命。

经过半年的积极努力，余道生和薛经辉等同志，在中共遂溪县县委的领导

下，建立了一支拥有二百多人的农民自卫军，配有七九式步枪、六八式步枪一

百多支。星星之火，突然燎原，敌人吓破了胆，慌了手脚，立即调集反动民团

进行围剿。由于寡不敌众，农民自卫军被迫退至海边，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中

共遂溪县委决定，指派县委委员陈光礼和余道生、薛经辉一起，于一九二六年

秋，率领农民自卫军一百多人，从遂溪撤至安铺，由安铺乘船渡海转移到涠洲，

后到斜阳岛改造了在该岛的劫富济贫的符俊岳部，开辟斜阳岛为革命根据地。

余道生到斜阳岛，时年二十五岁。他当时被任命为第二营副营长，他为战

士的生活操劳，经常乘船来涠洲购买米、菜等生活资料。我母亲陈氏原籍遂溪，

用雷州话与余道生交谈，了解他的情操高尚、抱负远大，便征求我的意见，将

我婚配给他。不久，我俩在涠洲结了婚，当年，我二十四岁，余道生二十七岁。

我和余道生结婚后，便和余道生回到了斜阳岛这个革命大家庭。斜阳岛上

的一切，我感到很新鲜，什么都讲集体行动，吃饭、学习、开会、休息都要集

体，这对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妹仔的我来说，好比到了另一个天地，我看到余道

生身为一个营长，种地、养猪、钓鱼，还替战士缝补衣服，样样都干，能文能

武，可就不象国民党那样的官。余道生好象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利用早晚休息

时间开导我，给我讲革命道理，讲共产党队伍中的官兵关系，讲当时的环境需

要自力更生，经过余道生的耐心教育，我参加了革命队伍，积极投入了革命运

动。从此起，余道生是我革命人生的第一个老师，是我亲密的战友，不论岛上

开荒、下海钓鱼；不论转战遂溪、安铺，我都紧跟着余道生等前进。



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余道生艰苦而愉快的生活、紧张而英勇善战的崇

高印象，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上。

先说他的长发长须。他往往因忙于操劳全部队的大事，一连几个月都顾不

上理发、剃须，简直变成了老公仔。有时，我催他理发、剃须，他那双闪亮的

眼珠却笑眯着问我：“你见过马克思吗?”我说，没见过，他说：“马克思的发

须、必也是这样长呀!”

第二次我催他理发时，他说：“我经常出海钓鱼，头发长一些、厚一些，

是一顶天然的帽嘛，理了发反而增加麻烦啦!”

提起钓鱼，有人感到奇怪，有这么多部下，为什么要营长去钓鱼。最初，

我也是这样猜问余道生的，余道生乐呵呵地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呀!”接着，

他告诉我，去钓鱼是为了熟悉岛的四周情况，只有探清每处港口、每个山取、

每处港湾和海潮涨落的规律，才有利于军事部署，做到攻守心中有数，我听了

频频点头，一个指挥员要做到攻守自如真是不容易呵。

余道生虽然出生于近海的乐民区，但是，他摇小艇出海钓鱼还是第一次。

他不怕摔跤，不怕晕浪，以极大的毅力战胜海洋，掌握了摇艇出海钓鱼的技术，

他分给我的任务，是为大家找鱼饵，我到港湾边的石上去敲蚝蛎给他们做饵，

有一次，我攀一块石敲蚝蛎，这块石是浮石，我一攀它便滚动，我被它推下海，

差点被海水淹死。当时我的手脚都被刮破，流很多血，但我记住余道生钓鱼的

重要意义，忍着疼痛坚持为大家找饵料。由于余道生不懂鱼性，不会钓鱼，尤

其是他不专心钓鱼，所以他每次钓到的鱼都比别人少得多，有时十斤八斤，有

时三尾五尾。不论他钓回多少鱼，他从来没有留下一尾鱼和我私自吃，在他的

心中，只有集体，只有党的事业，钓鱼少的时候，他照常吩咐我多加几瓢水，

煮多些鱼汤给大家吃，一人吃半碗心也甜。

余道生的艰苦作风得到全营官兵的称道，他的英勇善战精神更为大家所赞

扬。

一九二八年从涠洲渡海攻打广东省遂溪县城，获得大捷再转攻打安铺镇时，



余道生的左臂被打了一枪，血如水涌，我赶快撕下衣服的一块布邦他包扎，我

看到他的脸色变白了，叫他歇一歇，他说，这时不是歇的时候，现在战斗紧张，

指挥员要冲锋在前。话刚说完，他吊着受伤的手，拿着驳壳枪又指挥部队打仗

了。攻下安铺，他的伤口因缺药及时治疗，红肿了，问他伤口痛不痛，他咬咬

牙龇说不痛。

攻打安铺取得胜和后，我们计划转往海南岛的，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

比在斜阳岛有周转余地。可是，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截击我们，我们打了一仗

退回桂坡，再打一仗退到乐民。

一到乐民，余道生带领的四十多人，被困在一座单楼里，这座楼有窗无梯，

无法攀登。被困在楼里三天，余道生为了探听被困的虚实，以得突围，第三天

的傍晚，他便指挥搭人梯上窗侦察，果然，靠窗这边没有敌人包围，他不失时

机地立即指挥沿人梯而上，带头越窗突围，安全撤出乐民。

一九二九年八月间，我们返回斜阳岛。一九三一年春，伪廉阳水师(即水上

警察)统带(官名)李基文率兵围攻斜阳岛，攻了十天，在我们迎头痛击下，李基

文无法登岛，只好抱头鼠窜。当时，有民谣讥嘲：“涠洲对面是孤墩，四面海水

围匀匀，搬动千军打无倒，生生气死李基文。”

一九三二年四月，国民党反动派又一次进犯斜阳，被我们打得狼狈败走。

同年九月，敌人集结大批兵力猖狂围攻斜阳岛，我们据险还击，当企图登陆的

敌人靠近东埠港和北埠港时，即为埋伏在附近石岩洞里的军民一阵阵的枪弹和

石头打得龟缩不前。这一天消灭敌兵四十余人，敌人毫无所获，悻悻退回涸洲

岛。

这场激烈战斗刚结束，余道生警觉地对我说，一场决战不可避免地在最近

将要发生，他问我怕不怕死，我坚定地说：“不怕!”他称赞地拍拍我的肩膀：

“对，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余道生又和我讲了为革命流血牺牲最光荣的道理，便和薛经辉等同志去检

查各部的弹药了。



平时，余道生的一双眼眉是舒展的，这天，检查弹药回来，他的双眉却紧

紧锁在一起，我知道他的心中有事，便轻声询问他：“发生了什么情况?”他告

诉我岛上所存的弹药很少了，指挥部研究决定，立即做好准备，挖战壕、扛石

头筑掩体，坚持打。我们也作好了防守分工，符振岳所属一营，弹药较多，符

主动要求到敌人主攻的东埠港口去防守，薛经辉率队守南部，余道生率队守三

流柴、灶门。

时隔半个月，即一九三二年九月下旬，一场险恶的决战开始了。在敌人的

海空配合围攻下，我们部队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伤病员缺药治疗，日渐减员，

弹药粮食没有接济，敌军的汽艇、飞机轰击斜阳。有一次，我在番薯地里割薯

藤被敌机丢炸弹震得昏迷过去，余道生发觉了，赶快背我回去，问我受伤没有，

捧出他舍不得吃的杂粮粥给我吃，这是他一餐分作两餐吃的这半碗杂粮粥，我

怎样吃得下，我望着他那突起的双颧更突出了，他的高大身影更高大了，我想

起余道生回打遂溪漏夜带我返家与他父母见面时，他父母亲鼓励儿子和儿媳不

要挂心家里、坚决革命的教导；想起我们在遂溪被截击露宿山头．他父母为我

们做饭球籺叫他爸送上山给大家吃的仁慈之心，我想起他的父母和弟弟为他参

加革命而牺牲的惨景，想起余道生对革命的忠贞、对同志的仁爱、对自己的严

格要求，看看他瘦多了，想到部队被困孤岛的险境，我不禁涌出了热泪，余道

生爱抚地边为我擦眼泪边问我：“受伤了吗?那里痛?”我噙住泪说：“没

有。”“是不是怕啦?”他一双坚定的眼望着我说：“干革命就不怕死。”

余道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一九三二年十月初十这天一早，敌人恃其人多，

分头进犯斜阳。防守东埠港口的第一营营长符俊岳英勇牺牲了，同志们十分悲

愤，决心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多消灭敌人，为符振岳报仇。

经过多半天的激战，我们的弹药更加少了。余道生的枪只剩两颗子弹，他

叫我赶快去邻近的同志处取些子弹，可是，别的同志也没有子弹了。余道生听

说大家都快无子弹，便叫我通知大家拣石头块，用石头代替子弹打击敌人。就

是用石头为武器，也打退了敌人两次的进攻。



敌人硬攻不上，转而开展攻心战。呼喊什么，招安出来不但不咎既往，还

帮找工作。余道生听到敌人的嗥叫，马上大声回答：“别耍阴谋了!招安?有什么

好招安的。打!有一个人在，都跟你们打到底!”

敌人的阴谋被揭破后，他们又集中兵力围攻斜阳。一阵义一阵的激战，弹

药更少，减员更多，粮食已绝，敌人又攻破北埠。接着，敌人也进逼三流柴和

灶门等阵地，面对险恶彤势，余道生脸不变色，从容地对我说：“英，您记住，

以后有人调查，要把我们的情况向党汇报。”稍停一会儿，他又说：“发生什么

意外，您要跟薛经辉冲。”隔不久，敌人冲上来了，经过激战，三流柴阵地被攻

破了。余道生叫我快去找薛经辉，他说：“我有两颗子弹，必要时自己牺牲决不

被敌人俘虏。”我硬不肯离开余道生，要和他一起同归于尽。他厉声说：“您要

留下，向党汇报”，一脚将我踢开，逼我走开，我刚走不远，他便向敌人打了一

枪。敌人越逼越近，我听到枪声一响，转头一看，他自己打了一枪，只见他身

体一颤，没有倒下，当敌人迫近他十零步脚，呼叫着抓活的。这时，我看到余

道生蹲下来抱起石块，高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即跳下大海，壮

烈牺牲了。

余道生烈士壮烈牺牲时，年仅三十岁。现在我回忆起他忠贞于党的高尚情

操，为革命抛头颅的英雄气概，心情澎湃，热泪盈眶，但我今天能实现我的丈

夫、亲密的战友余道生同志生前均嘱咐，将斜阳岛上为党均事业、坚持武装斗

争的烈士们的崇高品德和英勇战斗的可歌可泣的史篇向党向人民如实汇报，既

了却了我的心愿，烈士们在九天之灵，知道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已经浇灌出硕伟

的革命成果，也感极大的安慰。

余道生同志，安息吧!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